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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仲
冬
的
一
天
，
我
忽
然
收
到
一
本
俄
文
版

袖
珍
小
書
，
封
面
典
雅
而
精
緻
：
一
位
中
國

雅
士
端
坐
石
上
，
仙
風
道
骨
，
周
遭
修
竹
幾

枝
，
溪
水
潺
潺
。
書
名
︽
中
國
古
典
詩
歌
︱

珍
珠
之
線
︾
，
作
者
是
米
哈
伊
爾
．
巴
斯
馬

諾
夫
。
輕
輕
展
開
扉
頁
，
書
香
裊
裊
，
兩
張
名
片
滑

落
眼
前
，
原
來
這
是
俄
羅
斯
駐
港
總
領
事
弗
拉
基
米

爾
．
卡
里
寧
先
生
和
夫
人
塔
吉
婭
娜
寄
贈
的
。

思
緒
一
下
子
回
到
去
年
十
一
底
。
應
特
首
梁
振
英

之
邀
，
我
的
老
領
導
、
中
國
駐
俄
大
使
李
輝
先
生
訪

港
。
他
白
天
公
務
纏
身
，
只
好
待
夜
闌
人
靜
，
我
前

去
金
鐘
萬
豪
酒
店
探
望
。
李
大
使
見
多
識
廣
，
告
我

俄
駐
港
總
領
事
卡
里
寧
的
岳
父
是
著
名
漢
學
家
。
剛

巧
幾
天
後
，
我
參
加
日
本
駐
港
總
領
館
招
待
會
，
遇

到
卡
里
寧
先
生
，
談
及
他
的
朋
友
李
輝
大
使
和
翻
譯

家
岳
父
。
於
是
有
娥﹁
贈
書﹂
一
幕
。

俄
羅
斯
文
化
底
蘊
深
厚
，
更
是
國
際
漢
學
研
究
的

大
國
強
國
，
我
所
知
的
外
交
家
漢
學
家﹁
兩
棲
者﹂

大
有
人
在
，
如
齊
赫
文
斯
基
院
士
和
羅
高
壽
大
使

等
，
但
巴
斯
馬
諾
夫
還
是
第
一
次
聽
說
。
其
實
，
巴

氏
不
僅
是
漢
學
家
和
翻
譯
家
，
還
是
頗
有
成
就
的
俄

國
詩
人
，
把
工
作
以
外
的
所
有
精
力
都
獻
給
了
中
國

古
典
詩
詞
翻
譯
和
詩
歌
創
作
，
他
的
唐
詩
宋
詞
翻
譯

影
響
很
大
。
此
外
，
他
還
翻
譯
了
艾
青
和
毛
澤
東
等
中
國

現
代
詩
人
的
作
品
。

巴
斯
馬
諾
夫
翻
譯
的
漢
詩
很
多
，
主
要
有
︽
如
琢
如
磨

的
碧
玉
詩
行
︱
中
國
十
二
世
紀
女
詩
人
李
清
照
抒
情
詩

詞
選
︾
，
曾
兩
次
再
版
︽
辛
棄
疾
詩
詞
選
︾
、
︽
梅
花
盛

開
︱
唐
宋
詞
二
十
首
︾
、
︽
愛
情
與
悲
傷
的
詩
句
︱
中

國
女
詩
人
詩
選
︾
、
︽
玉
笛
之
聲
︱
中
國
古
典
詩
歌

選
︾
、
︽
一
世
紀
至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別
離
抒
情
詩
選
︾
，

等
等
。
俄
語
是
里
爾
拼
音
文
字
，
漢
語
是
象
形
文
字
，
俄

國
人
和
中
國
人
在
思
維
方
式
和
語
言
表
達
方
式
上
的
差
別

大
如
雲
泥
，
將
二
者
互
相
對
譯
可
以
說
是
將
不
可
能
變
為

可
能
，
巴
氏
所
耗
費
的
心
血
可
想
而
知
了
。
俄
羅
斯
科
學

院
通
訊
院
士
尼
．
費
多
連
科
是
這
樣
評
價
他
的
：﹁
巴
斯

馬
諾
夫
用
自
己
的
翻
譯
證
明
了
自
己
是
位
飽
學
之
士
，
證

明
世
界
是
同
一
性
的
，
東
西
方
間
的
差
異
也
只
是
有
條
件

的
，
都
是
總
體
中
的
某
個
組
成
部
分
，
正
如
人
們
喜
歡
說

的
那
樣
：
什
麼
種
族
的
人
都
是
在
用
一
徙
語
言
微
笑
。﹂

我
在
與
前
蘇
聯
許
多
知
識
分
子
精
英
交
談
時
，
經
常
聽

到
他
們
引
用
李
白
、
杜
甫
、
白
居
易
的
名
句
來
。
我
想
，

只
有
一
個
真
正
喜
愛
繆
司
的
民
族
，
才
會
產
生
普
希
金
、

托
爾
斯
泰
這
樣
的
大
文
豪
來
，
也
才
會
產
生
像
巴
斯
馬
諾

夫
這
樣
的
外
交
官
翻
譯
家
來
。

巴斯馬諾夫與唐詩宋詞

新
春
外
遊
，
第
三
日
即
染
恙
，
典
型
的
流
感
。
囊
中

有
成
藥
，
服
後
昏
昏
然
，
臥
於
旅
榻
，
苦
哉
！
昨
曾
逛

書
店
，
購
得
數
書
，
隨
手
取
出
乙
本
，
一
翻
一
看
，
精

神
來
矣
，
渾
然
忘
病
。

此
書
乃
柏
樺
新
著
︽
別
裁
︾
︵
哈
爾
濱
：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
二○

一
四
年
一
月
︶
。
封
面
書
名
下
有
行
小
字
：

﹁
歷
史
，
讀
注
釋
就
夠
了
！﹂
其
下
又
有
：﹁
不
看
注
釋
不

明
白
，
一
看
注
釋
嚇
一
跳
！
看
明
白
了
，
也
就
看
懂
了
中
國

的
歷
史
。﹂

書
分
五
卷
：
一
、
晚
清
筆
記
；
二
、
一
九
一○

年
代
；

三
、
一
九
二○

年
代
；
四
、
一
九
三○

年
代
；
五
、
一
九
四

○

年
代
。
每
卷
所
記
，
短
短
一
則
，
確
似
注
釋
，
所
取
題

材
，
或
以
詩
或
以
小
文
成
之
；
而
內
容
也
經﹁
別
裁﹂
，
非

全
屬﹁
正
史﹂
，
如﹁
晚
清
筆
記﹂
中
的
︽
談
膽
︾
第
二

段
：﹁

眾
人
皆
知
，
中
國
有
一
種﹃
無
畏
藥﹄

它
取
自
江
洋
大
盜
的
膽
囊
。

劊
子
手
在
處
死
大
盜
後

會
掏
出
大
盜
的
膽
，
賣
給﹃
膽
小﹄
之
人
；

此
舉
既
可
治
他
者
之﹃
病﹄
，
還
可
以
增
加
自
我
的
收

入
。﹂這

確
是﹁
注
釋﹂
。
稗
官
野
史
，
每
年
代
皆
擇
有
趣
者
編

入
。
如﹁
一
九
一○

年
代﹂
︽
龜
尖
風
︾
一
則
：

﹁
那
十
三
歲
清
秀
少
年
，
忽
於
日
前
在
上
海
吹
了
怪
風
；
剎
那
間
，

背
如
彎
弓
，
翌
日
變
成
駝
背
，
醫
不
好
的
。
據
云
所
吹
之
風
為
龜
尖

風
，
屬
於
百
年
難
遇
者
也
。﹂

此
事
卻
無﹁
注
釋﹂
，
不
知﹁
龜
尖
風﹂
為
何
種﹁
風﹂
？
書
中
頗

多
類
此
，
普
通
讀
者
難
明
；
欲
明
，
自
查
可
也
。
除
此
等
民
間
小
事

外
，
也
記
大
事
中
的
小
事
，
如﹁
一
九
二○

年
代﹂
︽
列
寧
之
死
︾
：

﹁
列
寧
死
後
次
日
，
醫
生
對
其
進
行
解
剖

把
他
腦
髓
取
出
來
看
，
醫
生
大
為
驚
愕
，

連
呼
奇
蹟
，
因
腦
髓
之
大
部
分
早
已
壞
死

二
年
有
餘
，
但
列
寧
仍
在
工
作
，
儘
管

像
小
孩
子
那
樣
重
新
開
口
說
話
並
寫
字
。﹂

此
真
奇
哉
怪
也
。
不
僅
列
寧
，
跟
着
那
篇
描
繪
孫
中
山
之
死
：

﹁
一
九
二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
六
點
，
孫
中
山

在
北
京
協
和
醫
院
進
行
手
術
，
開
割
後

醫
生
發
現
其
肝
葉
大
半
成
膿
，
薄
如
竹
布
，

心
臟
硬
如
朽
木
，
敲
之
有
聲
，
腸
起
疙
疸
，

旋
即
，
放
棄
手
術
，
又
縫
好
割
口
。
孫
夫
人

目
睹
開
割
情
形
，
大
驚
惶
，
突
然
病
倒
。﹂

觀
之
驚
心
！
壯
哉
孫
中
山
，
如
此
重
病
竟
捱
至
三
月
十
二
日
至
亡
。

此
類﹁
歷
史
碎
片﹂
，
處
處
可
見
。﹁
一
九
四○

年
代﹂
︽
三
個
日
兵

之
下
場
︾
讀
之
令
人
憤
慨
，
卻
又
大
快
人
心
：

﹁
南
京
大
屠
殺
的
日
兵
中
有
三
大
聞
人
被
判
死
刑
：
田
中
軍
吉
、
野

田
毅
、
向
井
敏
明
。
前
者
︵
谷
壽
夫
部
下
︶
曾
一
口
氣
用
一
把
軍
刀
殺

死
中
國
平
民
三
百
多
名
。
後
兩
者
在
紫
金
山
山
麓
作
殺
人
比
賽
，
結
果

向
井
殺
一
百
零
六
名
，
野
田
殺
一
百
零
五
名
。﹂

美
軍
上
將
麥
克
亞
瑟
說
：﹁
日
本
民
族
尚
只
有
十
二
歲
。﹂
嗚
呼
！

果
如
是
，
屠
殺
中
國
平
民
是﹁
童
子
操
刀﹂
了
？
不
對
不
對
，
應
是

﹁
惡
魔
操
刀﹂
才
是
。

病
榻
一
小
段
一
小
段
看
，
竟
忘
纏
綿
之
苦
。

歷史碎片

林
家
棟
是
個
追
夢
王
，
他
的
夢
想
一
個
接
一
個

的
。小

時
候
發
夢
當
飛
機
師
，
他
家
住
九
龍
城
，
每
天

有
無
數
的
航
班
在
頭
頂
飛
過
，
他
的
夢
在
空
中
飄

蕩
。
漸
漸
長
大
，
見
數
目
字
即
頭
痛
，
更
何
況
要
面

對
着
駛
艙
內
的
錶
板
？

六
個
姐
姐
的
弟
弟
，
林
家
棟
是
家
中
第
一
個
男
孩
，
理

該
萬
千
寵
愛
，
可
惜
，
在
此
之
前
林
爸
爸
已
在
外
邊
找
來

了﹁
生
仔﹂
幫
手
，
女
朋
友
甚
多
，
致
家
嘈
屋
閉
。
最
難

忘
那
次
看
見
父
母
為
搶
奪
弟
弟
，
一
人
拉
一
邊
，
結
果
一

粒﹁
海
星﹂
出
現
眼
前
…
…
家
棟
另
一
夢
想
是
要
努
力
使

母
親
快
樂
，
難
怪
他
的
理
想
太
太
的
首
要
條
件
，
婚
後
要

跟
奶
奶
一
起
居
住
。

中
五
畢
業
，
他
一
心
當
演
員
，
為
求
爭
取
更
多
人
生
經

驗
，
他
做
過
不
少
苦
工
，
最
深
刻
組
織
多
位
老
友
當
新
落

成
屋
苑
的
清
潔
工
作
，
負
責
分
派
每
組
人
手
清
理
不
同
層

數
的
垃
圾
，
有
板
有
眼
。
未
幾
，
報
讀T

V
B

藝
員
訓
練

班
，
與
黎
芷
珊
、
劉
錫
明
等
成
為
同
學
。
卒
業
後
立
即
化

身M
V

小
王
子
，
最
高
紀
錄
一
個M

V

拍
了
十
三
小

時
︱
︱
話
說
早
上
回
廠
，
等
到
放
午
飯
，
再
去
清
水
灣
等

到
晚
飯
，
再
等
到
入
廠
，
坐
在
歌
廳
的
佈
景
內
，
聽
小
鳳

姐
唱
︽
夢
飛
行
︾
。
他
是
鳳
姐
迷
，
雖
然
只
拍
到
自
己
的

背
影
也
感
心
滿
意
足
，
還
買
了C

D

留
念
，
不
能
不
提
，

家
棟
在
等
候
之
時
，
積
極
觀
察
幕
後
工
作
情
況
，
鋪
下
了
日
後
當
電

影
監
製
之
路
。

為
求
達
到
多
點
演
出
的
夢
，
家
棟
毅
然
考
車
牌
，
因
為
有
見
主
角

往
往
坐
在
司
機
身
旁
演
戲
，
心
思
好
細
密
。
他
對
演
出
帶
着
夢
，
由

電
視
台
到
電
影
，
他
笑
指
自
己
跟
老
闆
劉
德
華
對
電
影
的
熱
誠
是

﹁
癲﹂
的
，
可
以
不
眠
不
休
。
在
他
眼
裡A

ndy

接
近
是
完
美
，
看
事

通
透
又
認
真
，
最
搞
笑
那
次A

ndy

請
他
到
家
裡
吃
飯
，
端
出
來
的
是

兩
碗
魚
蛋
粉
，
原
來
開
演
唱
會
要keep

fit

，
家
棟
當
然
樂
於
奉
陪
。

他
倆
親
如
兄
弟
，
肝
膽
相
照
，A

ndy

公
司
改
組
，
家
棟
堅
決
留

守
。
家
棟
要
到
演
藝
人
協
會
當
副
會
長
，A

ndy

派
出
公
司
職
員
協

助
，
擔
任
了
四
屆
。
他
的
最
大
心
願
為
業
內
培
訓
更
多
生
力
軍
，
他

構
思
了
三
場
專
為
有
志
演
藝
工
作
的
年
輕
人
而
設
的
專
題
講
座
，
一

場
請
幕
後
精
英
，
一
場
幕
前
藝
人
，
一
場
請
現
場
參
加
者
到
台
上
表

達
心
聲
和
夢
想
，
可
惜
多
年
未
能
如
願
。

據
知
，
一
月
初
演
藝
人
協
會
呼
聲
最
高
的
新
會
長
黃
秋
生
親
自
致

電
給
他
，
邀
他
入
伍
，
希
望
家
棟
完
成
手
頭
工
作
入
會
幫
忙
，
演
藝

人
協
會
正
正
需
要
秋
生
和
家
棟
這
些
有
心
有
力
有
夢
的
人
帶
領
。
祝

家
棟
多
年
前
的
講
座
夢
可
以
早
日
達
成
。

追夢王，林家棟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對
領
養
孩
子
，
外
國
人
比
我
們
的
胸
襟
大
得
多
。

不
知
中
國
男
人
是
否
很
恐
懼
幫
人
養﹁
便
宜
仔﹂
，

很
多
都
抗
拒
領
養
孩
子
，
這
是
很
可
惜
的
事
。
很
多

中
產
家
庭
，
無
論
自
己
有
沒
有
所
出
，
都
有
餘
力
可

領
養
孩
子
，
為
他
們
改
寫
命
運
。
我
身
邊
也
有
幾
個

港
人
領
養
小
孩
的
成
功
例
子
。
領
養
孩
子
為
他
們
帶
來
的

歡
樂
，
遠
比
他
們
付
出
的
多
。
可
惜
這
種
家
庭
還
是
太

少
。身

邊
有
些
外
國
朋
友
就
進
取
得
多
。
以
前
讀
碩
士
時
就

有
一
男
一
女
兩
個
洋
同
學
的
故
事
，
至
今
難
忘
。
女
同
學

跟
丈
夫
都
是
居
港
的
英
國
人
，
沒
孩
子
，
一
直
想
收
養
小

孩
，
還
特
別
為
此
而
去﹁
母
親
的
抉
擇﹂
當
義
工
，
增
加

認
識
。
據
她
後
來
說
，
當
時
領
養
小
孩
要
分
兩
條
隊
：
一

條
是
健
全
的
小
孩
，
大
部
分
人
都
排
這
隊
，
所
以
龍
很

長
；
另
一
條
是
殘
障
小
孩
，
龍
短
得
多
。
女
同
學
不
想
等

太
久
，
於
是
挑
了
殘
障
小
孩
那
條
龍
。
機
構
的
規
矩
是
到
時
沒
得

揀
，
輪
到
給
你
的
小
孩
必
要
接
受
。
到
她
時
，
是
個
不
知
如
何
懷
了

孕
的
智
障
少
女
，
生
出
來
的
小
孩
也
可
能
是
智
障
，
但
同
學
一
樣
滿

心
歡
喜
，
準
備
小
孩
的
降
臨
。
到
孩
子
出
生
了
，
接
回
家
養
，
發
現

原
來
非
常
聰
明
，
一
點
問
題
都
沒
有
。
我
們
認
識
這
女
同
學
時
，
那

小
孩
已
兩
三
歲
了
。
女
同
學
非
常
疼
她
，
有
時
還
會
蹺
課
，
跟
丈
夫

在
家
裡
陪
孩
子
。
當
時
她
還
打
算
多
收
養
一
個
，
不
知
後
來
怎
樣
。

男
同
學
更
奇
。
他
已
婚
，
夫
婦
都
是
美
國
人
。
他
在
台
北
當
工
程

師
，
隔
個
星
期
來
香
港
上
課
。
他
本
已
有
一
子
一
女
，
四
五
歲
左

右
。
有
次
下
課
吃
飯
閒
聊
，
他
說
在
台
灣
剛
收
養
了
個
女
嬰
，
我
們

問
這
麼
快
？
從
沒
聽
他
說
過
。
原
來
有
天
晚
上
，
他
家
的
女
傭
提

起
，
有
個
未
婚
的
金
蘭
姊
妹
意
外
有
了
小
孩
，
生
了
下
來
，
沒
人
認

頭
，
自
己
又
養
不
來
，
看
有
沒
有
人
肯
要
。
同
學
二
話
不
說
，
當
天

晚
上
就
託
女
傭
抱
了
回
來
，
決
定
收
養
。
我
們
問
，
手
續
要
弄
清
楚

呵
，
免
得
日
後
感
情
深
了
有
麻
煩
，
他
卻
不
太
擔
心
，
又
說
自
己
的

小
孩
都
很
喜
歡
新
的BB

女
。
算
算
日
子
，BB

女
今
年
已
十
歲
，
有

個
這
麼
可
愛
耿
直
的
爸
爸
，
她
應
該
蠻
幸
福
。

幼吾幼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每
當
次
與
安
妮
結
伴
同
遊
，
都
感
到
輕
鬆
愉
快
，

因
為
她
長
於
啃
資
料
，
可
以
沿
途
不
停
的
口
述
提
供

旅
遊
地
的
歷
史
和
當
代
資
訊
，
還
加
上
個
人
觀
感
，

同
行
者
自
然
樂
於
享
受
如
此
豐
富
的
導
遊
服
務
！

安
妮
說
，
有
關
斯
里
蘭
卡
，
用
最
簡
單
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就
可
以
概
略
說
明
，
一
個
海
島
國
家
、
兩
大
族
群

︵Sinhala

僧
迦
羅
族
、T

am
il

泰
米
爾
族
︶
，
三
種
官
方

語
文
︵
僧
迦
羅
文
、
泰
米
爾
文
、
英
文
︶
，
四
個
宗
教
和

平
相
處
︵
佛
教
、
印
度
教
、
伊
斯
蘭
教
、
基
督
教
︶
，
五

色
佛
旗
佛
教
立
國
。

斯
里
蘭
卡
其
實
有
着
比
想
像
還
要
豐
富
的
旅
遊
資
源
，

十
一
月
至
次
年
三
月
少
雨
涼
爽
，
風
和
日
麗
，
是
斯
里
蘭

卡
最
佳
旅
遊
季
節
。
斯
里
蘭
卡
旅
遊
，
大
概
可
分
為
山
線

及
海
線
兩
類
，
海
線
主
要
是
以
海
濱
活
動
，
搭
配
國
家
自

然
公
園
及
熱
帶
叢
林
河
流
探
險
為
主
。
山
線
的
旅
遊
景
點

大
致
以A

nuradhapura

、Polonnaruw
a

、K
andy

這
三
個

地
點
所
構
成﹁
文
化
金
三
角﹂
為
主
軸
，
呈
現
二
千
多
年

前
在
這
塊
土
地
上
的
的
文
明
盛
況
，
具
有
相
當
高
度
的
文

化
意
涵
及
歷
史
深
度
，
如
果
沒
有
先
期
的
預
習
及
了
解
，

很
有
可
能
走
馬
看
花
，
不
知
所
以
！

在
斯
里
蘭
卡
旅
遊
，
其
實
非
常
輕
鬆
自
在
，
這
個
民
族

的
好
客
和
純
樸
，
讓
觀
光
客
有
着
與
功
利
社
會
生
活
截
然

不
同
的
感
受
。
務
實
而
不
多
求
是
他
們
基
本
的
求
生
方

式
，
小
小
的
贈
予
，
就
能
讓
他
們
滿
心
歡
喜
，
街
道
旁
或

巷
道
口
，
經
常
可
看
到
一
些
固
定
攤
販
，
有
些
是
修
理
家

具
、
修
理
皮
鞋
、
雨
傘
，
有
些
是
幫
人
補
衣
服
、
車
布

邊
、
寫
文
件
，
簡
簡
單
單
的
工
具
車
，
這
樣
就
可
過
活
營
生
。

如
此
簡
單
樸
素
的
生
活
，
但
斯
里
蘭
卡
人
的
臉
上
還
是
笑
容
燦

爛
，
樂
天
而
且
知
命
，
絲
毫
不
覺
得
貧
窮
或
苦
命
。
雖
然
國
民
平
均

年
收
入
不
高
，
但﹁
安
貧
樂
道﹂
的
傳
統
思
想
卻
也
延
續
兩
千
五
百

年
的
歷
史
文
化
。
自
然
而
原
始
的
風
光
，
配
上
善
良
風
俗
的
民
族
，

無
怪
乎
歐
美
的
遊
客
都
稱
呼
斯
里
蘭
卡
為﹁
亞
洲
最
後
的
樂
園﹂
。

亞洲最後的樂園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我收到一束風信子。」
情人節快到了，我們在談花，玫瑰、蝴蝶蘭、
鈴蘭、火鶴花、波斯菊、百合花、海竽，正在說
得天花亂墜，年輕小友突然冒出一句，叫大家瞬
息間全閉上嘴。
嘴巴重新打開時，問題掉出來：風信子？是什
麼？
大家聽到彼此都鬆了一口氣，原來不是自己一
個人，而是大多數人都沒聽過。
「是花。」聊天群體中幸好有個開花店的老闆
娘，「什麼顏色的？」
白色的風信子花代表不敢表露的愛。
老闆娘這解釋一出來，周遭即刻有嗚嗚哇哇聲
在囂囂攘攘。
「有人暗戀你！」「這時代竟還有無言的
愛！」「唔係呱？仲有人愛在心裡口難開！？」
處於有人說話沒人聽的臉書時代，大家有事沒
事都在臉書上大書特書，造成只有作者缺乏讀者
的現象，因此時時聽到嘲嘰：居然來到一個嘴巴
尋找耳朵的年代。現在突然出現一個沒有說話，
僅只靜靜地以白色的風信子花來示意的人，既不
可置信，且因與眾不同而變得稀罕珍貴引人矚
目。
你想一想：有人偷偷在心中愛戀着你，然後不
說出口，悄悄以花來表示。這樣一份動人的浪
漫，大家都想擁有，卻沒有人有。一時三刻，所
有周邊的人都以羨慕的眼光看着小友。
終於有人打破沉默：「我們一直以為玫瑰才是

愛情之花。」

從前認識一個不知玫瑰的朋友，這事情在言談
間無意中爆出來，他不知罪名何在的無辜神情和
堅持不認錯的言語：「難道不可以不知道什麼花
是玫瑰花嗎？」不但沒有被眾人接受，還被在喝
着咖啡的全體朋友蔑視「你未免太無知了！」
朋友說他會積極悔改。隔年情人節，他送上白
中帶黃的菊花，聽的人詫異，怎麼送黃菊花？他
理直氣壯地說，二月十四日，花店裡所有的玫
瑰，早早就賣個清光，去的時候不過上午十一
點，只剩下菊花，菊花也很漂亮呀！
菊花漂亮毋庸置疑，令人吃驚的是，不知玫瑰

的朋友竟然知道，黃色菊花的花語是相思呀！原
來是花店的人走漏消息。（可惜在現場聽他說話
的人全部不知道。）送了代表相思的花，黃色菊
花卻讓他的情人臉黑一片，關上門後且不接電
話。後來才曉得錯誤不在他，而是每年農曆三月
的清明節，他的情人通常帶一束黃色菊花去拜
山。
女人固然喜歡男人送花，可是，要送花的男人

也要進修一下，給自己來一點關於花的常識，還
有情人的生活習慣亦需多加了解。
情人節馬上就來臨，要送什麼花為好？這本來
是有情人的人才需要傷腦筋，但喝咖啡的時間，
正是無聊說閒話的最好時光，咖啡座上其中又有
花店老闆娘，這情人節花便成為了熱門話題。
情人節送玫瑰是淺常識，誰都曉得玫瑰和愛情

關係深厚。老闆娘卻提醒眾人，要送玫瑰也要分
清楚，不同的顏色涵蘊不一樣的意思。紅玫瑰是
熱戀、粉玫瑰是初戀、黃玫瑰是道歉、白玫瑰是

尊敬等等，老闆娘講到這裡還沒說完，另外不同
數量的玫瑰，也有不同的比喻，一朵表示你是我
的唯一，兩朵是世上只有我和你，三朵是我愛
你，四朵是承諾，五朵是無悔……
目瞪口呆地聽着，有人「大開眼界」，有人

「長知識了」，有人繼續追問「還有嗎？」豐富
多彩的現代社會，再不似從前單調，僅只一種玫
瑰便足以應付了事。老闆娘索性把她原來在店裡
給僱員上的課文在這兒重複轉述：「桔梗花的花
語是真誠不變的愛；紅薔薇的花語是熱戀；梔子
花的花語是永恆的愛與一生守候的愛；曇花的花
語是剎那的美麗、一瞬間永恆；紫鬱金香代表永
不磨滅的愛情……」
花言花語真是門學問，雖不能說高深，但我們
都沒有花費心思埋頭去做研究。可能來到這年
齡，大家與愛情稍稍脫了節。可是這回有關花和
愛情的聊天，令我想起去年九月在北京的時候，
看到一則報紙趣聞：
紅娘節目裡有一句話：「我負責掙錢養家，你
負責貌美如花。」當然是男人說的，乍聽之下，
馬上打動了所有女人的心。可是，有人提出一個
非常實際的問題：「如果往後我不再貌美如花，
那麼你未來是否還掙錢養家？」記者清晰的分
析，教我重新憶起從前有個台灣作家告訴我「美
麗的誓言是用來聽着開心的」。聽的當時，開心
就好，過後不必再追究。明白這一點，心平氣就
和。
從前的人把婚姻看成一生一世，縱然今天大家

都好像不再相信，提到一生一世，一致不屑地扯
下嘴角說話：「這個時代，哪還有一生一世？」
話雖如此，當日期來到1-3-14時，大家還是瘋

狂地用手機或用電腦到處傳送：「今天是一生一
世呀。」「在這一天，記得告訴女友我愛你。」

「一生一世是結婚的好日子。」無形中透露，人
人私心底下，對一生一世仍然充滿無限的憧憬。
無論在小說，或電影，愛情是永遠不過時的主
題，只因人們對真正的愛情仍有所期待，有所盼
望。
情人節因此變成全民在過的節日。
那一則北京的報紙新聞標題是「赤裸愛情」，

圖文並茂。原來西安一家鮮花店，有人用50張百
元大鈔製作了一束「情人節鮮花」，記者為文直
截了當寫着「霸氣外露」。
若隱若現，若有似無，隱約閃現，霧般朦朧的
愛情，都是過氣的小說情節，誰還有那個時間和
心思去猜疑揣測？如今的愛情，一清二楚，明白
了當。
當我提起這新聞，有人聳聳肩，然後很坦誠地
洩露心事：情人節禮物也希望收到鈔票鮮花，至
於要批評是「赤裸愛情」或「霸氣外露」，都沒
關係。
如此現實主義者的想法，是否可能引發一場論

爭？
愛情是應該留在幻想中繼續浪漫，收一束風信
子花；或者走進赤裸的現實生活，來一束鈔票鮮
花？

情人節的花

百
家
廊

朵
拉

甲
午
馬
年
，
愛
金
者
，
馬
上

發
財
。
金
銀
貿
易
場
年
初
五
紅

盤
開
市
。
遺
憾
的
是
，
馬
年
未

能
金
股
馬
上
躍
升
，
香
港
交
易

所
年
初
五
未
能
開
紅
盤
還
狂
跌

六
百
餘
點
，
連
續
數
天
跌
逾
千
點
。

股
市
好
友
在
馬
年
可
真
要
仰
天
長
嘆

﹁
奈
何﹂
，﹁
馬
失
前
蹄﹂
！﹁
馬

上
墮
馬﹂
損
失
不
菲
囉
。
敏
感
的
香

港
，
金
融
市
場
是
為
之
最
。
外
圍
衝

擊
，
香
港
受
影
響
，
不
能
獨
善
其

身
。
外
圍
消
息
是
正
面
或
負
面
，
分

析
家
皆
因
背
景
角
度
利
益
不
同
而
各

有
取
捨
，
捧
場
客
追
捧
是
贏
是
輸
當

然
也
各
有
因
果
。
一
般
投
資
者
勝
負

難
定
，
就
連
金
融
管
理
局
掌
舵
人
陳

德
霖
也
坦
然
表
述
：﹁
投
資
環
境
困

苦
，
外
匯
基
金
能
保
本
已
不
錯
。﹂
所
以
，
外

匯
儲
備
非
一
定
增
，
除
支
出
外
，
投
資
可
能
賠

本
，
也
要
有
心
理
準
備
。
全
球
一
體
化
的
今

天
，
風
吹
草
動
一
體
化
，
政
治
是
經
濟
上
層
建

築
，
政
局
不
穩
定
、
經
濟
民
生
也
不
會
好
。
泰

國
就
是
一
例
。
泰
國
是
港
人
旅
遊
最
熱
門
地
之

一
，
聖
誕
新
年
與
春
節
大
假
期
卻
變
了
港
人
最

不
受
歡
迎
之
旅
遊
點
。
當
然
還
不
止
香
港
人
，

可
想
泰
國
經
濟
怎
會
好
起
來
，
貨
幣
又
怎
穩

定
？
對
香
港
人
而
言
，
泰
國
是
一
面
鏡
子
。
港

人
要
和
諧
團
結
保
穩
定
。

港
股
經
過
連
日
下
跌
大
洗
禮
後
，
跟
隨
美
股

在
上
周
五
也
見
止
跌
回
穩
。
其
實
，
港
股
之
暴

跌
由
澳
門
賭
股
特
別
是
銀
河
娛
樂
︵0027

︶
等

及
科
網
股
騰
訊
︵0700

︶
等
帶
頭
，
事
實
上
，

該
等
股
在
月
前
亦
率
先
暴
升
，
確
實
需
要
借
勢

回
一
回
唞
唞
氣
。
內
地
Ａ
股
假
後
開
市
似
回

穩
。
上
周
五
港
股
在
外
圍
投
資
氣
氛
似
有
回
暖

而
止
跌
回
升
。
是
反
彈
呢
抑
或
是
轉
勢
，
看
來

信
心
回
復
強
勢
的
機
會
不
大
。
然
而
，
蛇
年
歲

晚
，
有
風
水
指
數
居
然
貼
出
港
股
馬
年
指
數
大

升
，
數
目
大
得
驚
人
。
只
不
過
，
股
市
是
投
機

市
場
驚
濤
駭
浪
，
瞬
間
上
落
之
大
令
人
乍
舌
，

股
市
看
上
的
大
戶
也
不
是
少
數
。
雖
然
如
此
，

持
盈
保
泰
至
重
要
。

「馬失前蹄」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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